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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年前，章华台。楚昭王大宴
群臣，边观赏着细腰美女的舞姿，边非
常高兴地举着箸，伸向铜甗中那热气
腾腾的清蒸青鱼。此时，这位以“迁郢
于鄀”闻名的君主或许不曾想到，他品
尝鱼鲜的场景，化作了楚地千年不衰
的饮食传统与吉祥密码。

“ 楚 越 之 地 ，地 广 人 稀 ，饭 稻 羹
鱼。”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
仅仅只用四个字，就勾勒出古代荆楚
的生活图景。《宋卫策》里，更是说江
汉地区所产的“鱼鳖、鼋、鼍”是天下
最 多 的 。 清 光 绪《荆 州 府 志》的“ 物
产”条目中，专门列有“鳞之属”。历
史文献中“荆郡多鱼利，而鲫鱼更多，
产湖泽中”的记载，更是勾勒出了一
幅古代荆州水产丰饶的图景。这种
丰 饶 ，在 历 史 故 事 中 也 有 鲜 活 的 体
现。孔子游楚时，有楚人要把鱼送给
他，孔子执意不要，那人却说，“天寒
市远，鱼不能售，思欲弃之，不如献之
君子”。可见，楚国的鱼太多。楚国
此等的富足，令西汉史学家刘向感叹
不已，便在《说苑·贵德》里详细地记
载了这个故事。

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楚人的餐桌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材，历年的考古
发现，为我们打开了解楚人食鱼习俗
的窗口。作为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都城
所在地，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楚墓
葬 中 出 土 了 众 多“ 鱼 ”文 物 ，如 1975
年，以荆州凤凰山 168 号汉墓出土的
三鱼纹漆耳杯，在耳杯的内底正中，
绘有四叶纹，三条首尾相接的鲤鱼环
游其外。如果在杯中注入白酒，便犹
如鱼得水，非常的有趣。无独有偶。
1986 年，又以江陵毛家园一号汉墓出
土 一 件 彩 绘 三 鱼 纹 漆 耳 杯 ，内 底 用
金、红、蓝色粉绘三条游鱼。1992 年，
再次从荆州高台 28 号汉墓出土了彩
绘鱼纹漆耳杯，内底彩绘了一条鱼，
鱼的轮廊用黑线勾勒，头、鳞与尾用
金色填绘。

除了漆器上绘有的鱼纹外，在荆
州的楚汉墓葬里还出土了鲫鱼、鲤鱼、
鳡鱼等十几种鱼的骨头。甚至，还发
现了用酱腌过的咸鱼、风干的阳干鱼、
栩栩如生的木头鱼，与出土楚汉竹简
中“干煎鱼”记载，和屈原在《楚辞》里
所列楚王宴菜谱里的“煎鲫鱼”一起，
印证了历史献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楚
地 鱼 类 资 源 非 常 丰 富 ，荆 州 人 民 食

“鱼”习俗与传统非常悠久。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时光隧道里

穿越 2000 多年而来的 13 尾阳干鲫鱼，
还静静地躺在文保中心实验室里，而
湖北省博物馆里的那条荆州夏家台阳

干鲫鱼，已经成为了网红。与夏家台楚墓遥相呼应
的，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炉煎盘”，盘中的煎鱼同
样历经了 2000 年，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烹饪时的姿
态。这些实物，无声诉说着楚人与鱼的不解之缘。
在《韩非子》里，还记载了令尹孙叔敖常食“枯鱼之
膳”。这种将鱼晒干的保存方法，既适应了楚地炎热
气候，也体现了鱼在饮食中的基础地位。总之，考古
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出这片土地鱼类资
源的丰沛。仅《楚味荆州》收录的荆州经典名菜与地
方特色菜中，鱼肴便有 20 多道，豆瓣鲫鱼、清蒸青
鱼、红烧鮰鱼等，各具特色，极具荆楚特色。自然的
馈赠，滋养了楚地独特的烹饪智慧。仅鱼鲜的烹调
方法，至少也有 30多种。加工的形式，更是多样，如
鱼饼、鱼圆、鱼面、鱼糕等，充分体现了“吃鱼不见鱼”
的烹饪智慧。

“物换星移踪迹在，沙沉化石影班班。”诗友邓焰
如的一首《龙王井村鱼化石》，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更
加久远的时光。从松滋出土的中华金龙鱼化石，将
荆楚大地与鱼类的渊源前推到 5500 万年前。而荆
州博物馆里收藏的距今 4000 多年前石家河文化出
土的抱鱼陶人以及陶龟，与屈原、李白、苏东坡诗词
里的“鱼”，以及楚汉墓葬里的各色“鱼”文物，相映成
趣，形成一条从远古延伸至今的食鱼文化链。

俗话说，宴无鱼不盛，席有鱼方吉。宋代范成大
的《荆渚堤上》的“鱼虾涌鳝具罗案”，正道出楚地宴
席之丰。如今，在荆州，婚嫁席上必有鲫鱼，因“鲫”
与“吉”音近，又被称之为“喜头鱼”，寓意婚姻美满，
相随相靠。而“油焖鲤鱼”，则祈愿多子多福。在团
年饭中，必有一道全鱼。旧时，这条全鱼大多不吃，
而一直留到元宵节，取“年年有余”之吉。这种传统，
可追溯至楚人祭祀用鱼的礼俗。《国语》里说，“庶人
食菜，祀以鱼”。可见，鱼在楚文化中早已超越了食
物范畴，成为连接世俗与神圣的媒介。

在荆楚文化中，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食物范畴，
成为承载多重寓意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鱼肴在
荆州饮食的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烹饪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从章华台楚王的宴
席，到今日荆州人家的团圆饭；从楚汉漆器上的鱼
纹，到婚宴上的豆瓣鲫鱼，“无鱼不成席”的传统如汉
江之水绵延不绝。如今，人们品尝鱼肴时，唇齿间流
淌的不仅是鱼鲜之美，更是穿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与
饮食习俗。这条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仍在每个楚
地宴席上静静流淌。

“食色，性也。”正如孟子所曰，“鱼我所欲也”。
鱼鲜的美味，让楚人欲罢不能，食鱼的习俗一代一
代在楚地流传了下来，成为荆州人饮食习俗与中华
年节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新亮点，将“无鱼不成席”之
俗演绎的淋漓尽致。总之，一条鱼穿越数千年的文
化积淀，最终抵达人们的餐桌上。荆州宴席上闪烁
的鱼鳞，不仅是楚水的光泽，更是楚人饮食智慧的
结晶。

简说楚文化①

柴王墓备览柴王墓备览
——田园调查手记之十四·麻林村

□ 叶继程

简说楚文化·序
□ 刘玉堂

如果有人要问，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
有哪一个国家，以其五千里疆域、一百万军
队和八百年历史同亚历山大帝国比肩？
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楚国。

假若有人要问，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
有哪一种地域文化，以其体大思精的哲学
思想、汪洋恣肆的文学艺术、戛戛独造的科
技工艺同古希腊文化媲美？答案也只有一
个，这就是楚文化。

楚文化是公元前11世纪末至公元前
3世纪末，以长江中游为中心逐步拓展壮大
的一个诸侯国———楚国人民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文化。
楚文化的源头有南北两支，南支为江汉土
著三苗遗裔所拥有的楚蛮文化，清奇如穿
三峡而出的长江；北支为中原祝融部落季
连支系所携带的华夏文化，雄浑如触砥柱
而下的黄河。二者碰撞砥砺、交融互摄，风
采卓异的楚文化脱颖而出，纷华照眼。生
于钟灵毓秀之地、成于风云际会之域的楚
文化，沐风栉雨、傲雪凌霜、含英咀华、明丽
天然，其和以直、旷以逸、文而质、博而精，
浩瀚若海、厚重如山、大而弥新、久而益
坚。在波谲云诡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楚文
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

楚文化特殊的地位和无穷的魅力，深深
吸引着世人关注的目光和学者探索的步伐，
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和介绍楚文化的著述层

出不穷。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楚文化著
作，人们发现了一种现象或曰缺憾，即要么过
于烦琐，要么过于简略，为此，我们博采众长、
精心剪裁，编撰了这本《简说楚文化》，并配以
精美文物图片，力求文图互动，虽不敢以踵事
增华自诩，却可以补偏救弊视之。

《简说楚文化》由两个关键词组成，即
“简说”和“楚文化”。所谓“简说”，并非指
一味求简，而是指以简驭繁，辞约义丰；所
谓“楚文化”，大致取学界较为通行的文
化“三层面”说，即依照器物层面（或曰物
质层面）、制度层面、理念层面（或曰精神层
面）展开，考虑到楚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具
体情况，我们将器物层面聚焦于科学技术，

将理念（亦作观念）层面分解为哲思艺文和
信仰风习。有鉴于解读楚文化离不开对楚
国历史背景的把握，且提炼楚文化的精神
和追寻楚文化的脉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特意设置了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章节，
以期呈献给读者一部内容全面系统、文字
简洁明快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楚文化读本。
通过这本书，广大读者既可以认识楚国跌
宕多姿的悠久历史和和而不同的典章制
度，又可以领略其领异标新的科学技术和
惊采绝艳的哲思艺文，还可以感知其色彩
斑斓的信仰习俗和卓尔不凡的精神特质，
进而寻绎其润泽千秋的悠远文脉，若所期
如愿，则幸甚至哉！

在萌生这篇调查手记的想法之前，曾
专门致电岑河文化站站长李发国先生，仔
细咨询柴王墓的确切方位与踏访路径。

毕竟这个柴王墓只是乡野流传的一个
故事。为弄清楚这个传说的真相，赤马年
惊蛰日，趁朋友调休，结伴去实地探访。

沿沙岑公路驱车向东，出沙市城区，视
野便骤然开阔起来。江汉平原的坦荡与温
润，在连片的水田、沟渠与村落间缓缓铺
展，像一卷被时光轻轻摊开的乡土长卷。
2012年 3月，由岑河镇划入荆州开发区管
辖的麻林村，就藏在这片寻常田园深处。
若不是心中揣着一桩悬置多年的地名与传
说，寻常路人绝不会留意，这片看似普通的
乡野间，竟静卧着一座被唤作“柴王墓”的
千年古冢。它东偎谷湖村，南邻豉湖渠。
既无显赫的碑刻，也没有规整的墓园，只以
一抔隆起的黄土，隐于田垄与屋舍之间，蛰
伏静默，如同大地本身。菜花遍地金黄，渠
侧杨柳依依。对我和同行的友人而言，这
不是一次普通的寻访，而是一场跨越文献、
考古、口述与传说的田野备览—— 在正史
语焉不详、地方志记录稀疏之处，为一座无
名古冢，写下它专属的文字。

麻林村一带古称马陵港，境内姚家岭
一带更是古墓葬密集之地。早年当地考古
调查与民间发现中，曾在楚墓中出土青铜
剑等文物，足见这片土地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便是先民聚居、兵戎往来的重要区域，
历史积淀极为深厚。千百年来，这座墓在
乡间不称官方名，不辨年代，不书姓氏，只
一口咬定：柴王墓。再追问，又有人唤作五
代梁王墓。两个名号，一段传奇，在口耳相
传中交织缠绕，成了麻林村最古老、最坚
定、也最神秘的文化底色。这座墓的真正
价值，从来不在它究竟是不是柴王、是不是
梁王，而在它如何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
标，如何在正史与民间之间，撑起一段被忽
略的历史。

民间的讲述朴素而真诚，不带考据，不
加修饰，却自带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村
里的老人说，当年有一位王爷，兵败南逃，
一路颠沛，最终落脚在芦苇丛生的豉湖西
岸。在这片偏僻的水乡，他不扰民，不恃
强，待人和善，深得百姓感念。后来伤重不
治，临终前嘱咐乡人，秘葬于此，一抔黄土
掩身。千古江山，英雄无觅；风云散尽，只
余荒丘。不立碑碣，不事张扬，便有了这座
无铭无志的土冢。岁月流转，说法渐多：有
人说他是后周柴王，有人说他是五代梁王，
有人说他是兵败流落的宗室，有人说他是
护民而死的将领。故事在一代代转述中外
延不断丰满，渐渐生出许多灵异与祥瑞：夜
半墓上青光浮动，说是英灵不散；大旱之年
前往祭拜，常有甘霖应时而降；牛羊走到冢
前，会自动绕行，不敢践踏；孩童在附近嬉
闹，长辈总会轻声叮嘱，勿要惊扰了长眠的
王爷。这些近乎神话的叙述，在现代人看
来或许虚妄，可在乡土社会里，它是信仰，
是敬畏，也是最原始、最坚韧的文物守护之
道。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才发现，传说从不
孤单，它与周遭的地名彼此印证，形成一套
完整而自洽的乡土叙事。墓旁不远处，有
梁王沟，有梁王台，有饮马池，一个个带着
王侯气象的名字，像散落在田园间的注脚，
默默指向那段被想象出来的金戈铁马。村
民们愿意相信，这里曾是王爷驻兵之地，曾
是战马饮水之所，曾是军旗飘扬之处。他
们不需要考古报告，不需要文献佐证，只凭
着世代相传的记忆，便认定这片土地与一
位高贵而悲悯的灵魂紧紧相连。这种认
定，无关学术真伪，却关乎情感归属；无关

历史定论，却关乎文化根脉。在麻林村，柴
王墓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墓葬，而是一段活
着的历史，一种融入日常的乡愁。

然而，当我们从田野回到文献，从传说
回到考古，一层温柔而清晰的面纱便缓缓
揭开。这座乡间口耳相传的柴王墓、五代
梁王墓，在文物部门的正式定名中，叫作江
陵梁代墓。一字之差，相隔数百年。梁代，
是南朝之梁，而非五代后梁；是南北朝时期
的萧梁王朝，而非五代十国的朱氏后梁。
这意味着，民间口中的五代风云，其实是南
朝的风月；传说里的柴王与梁王，不过是后
人在口耳相传中，将“梁代”误作“梁王”，将
遥远的王朝故事，附会到一座无名古冢之
上。这并非刻意虚构，也不是恶意编造，而
是乡土历史记忆最自然的流变——普通人
无法精确分辨朝代更迭，无法厘清数百年
的时间跨度，只能用自己最熟悉、最顺口、
最能理解的方式，为一座古冢赋予身份与
意义。

这一结论，并不会削弱柴王墓的价值，
反而让它在历史坐标系中站稳了更真实、
更珍贵的位置。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
动荡而璀璨的时期。北方长期分裂战乱，
江南相对安定繁荣，荆州江陵则成为长江
中游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南
朝西部的门户，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枢
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座保存相对
完整、封土形制清晰的南朝梁代墓葬，其学
术意义不言而喻。它不是帝王陵，不是皇
族冢，却代表了那个时代荆州地区中上阶
层的丧葬制度、社会结构、生活习俗与审美
取向。在荆州境内，南朝墓葬并不算极度
稀少，但像岑河麻林村这样，历经千年未遭
大规模盗扰、封土尚存、位置明确、且与民
间文化深度绑定的梁代墓葬，依旧难得。

它的价值，首先在于填补区域历史的
空白。魏晋南北朝历时数百年，政权更迭
频繁，文献记载多集中于都城与军政大事，
对于地方社会、基层人群、普通士族的记录
少之又少。江陵梁代墓静静埋藏在麻林的
土地上，不声不响，却以实物形态，保留着
南朝时期荆州水乡的生活信息。它的墓葬
形制、朝向、规模，能够反映当时的丧葬礼
仪；未来若经科学发掘，墓中的青砖、瓷器、
器物、铭文，甚至棺木与遗骨，都可能成为
解读南朝社会经济、人口迁徙、手工业水
平、信仰观念的直接证据。在文字缺席的
地方，文物开口说话；在正史忽略的角落，
古冢默默见证。它是荆州南朝史一段重要
的留存，等待着更深层次的探索，等待被更
细致地书写。

其次，它的价值体现在长江中游文化
交流的实证意义。南朝时期，以建康为中
心的江南文化向西辐射，与荆楚本土文化、
甚至巴蜀文化不断交融；北方士族南迁，又
带来中原传统礼制与技艺。荆州地处水陆
要冲，是文化传播的关键节点。麻林村的
这座梁代墓，虽非高等级大墓，却恰好处于
民间与士族之间的中间层次，最能反映普
遍的社会文化面貌。它不像帝王陵那样极
尽奢华，也不像平民墓那样简陋潦草，恰恰
能呈现一个时代最真实、最普遍的文化底
色。从墓砖的纹饰，到器物的风格，再到墓
葬选址与风水观念，都能看见南北文化、江
汉本土与江南主流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它
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南朝文化版图
上一枚微小却清晰的印记。

更重要的是，这座墓拥有极为难得的
完整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躲过了战火，
躲过了大规模平整土地，躲过了猖獗的盗
掘，至今仍以原始封土的形态静卧田园。

在当今文保视野下，未发掘、未扰动、未破
坏，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价值。它像一封
被千年时光密封的信件，保持着下葬之初
的状态，保留着最完整的历史信息。这种
完整性，使它成为研究江汉平原南朝墓葬
的典型标本，也为未来的考古工作保留了
最珍贵的现场。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古墓
葬，因盗扰与破坏，只剩下空壳与传说，而
麻林村的柴王墓，却在民间敬畏与岁月庇
护下，守住了最核心的历史价值。

然而，若仅仅从考古与学术角度解读
柴王墓，终究是单薄的。它最动人、最独
特、最不可替代的价值，仍在于民间记忆
与乡土文化。在麻林村，“柴王墓”这三个
字，早已超越了它的真实年代与身份，成
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集体情感，一种地
方认同。村民们世世代代守护它，不是因
为它是南朝梁代墓，而是因为它是他们心
中的柴王，是护佑一方的英灵，是故乡的
一部分。这种守护，没有文保法规的强
制，没有利益的驱动，只源于对土地的敬
畏，对先人的感念，对故乡历史的自尊与
自爱。在漫长的岁月里，正是这种朴素的
民间信仰，让一座无碑无铭的古冢，得以
安然存续。

大隐于野的墓，不见陵阙，我伫立良
久，沉吟无语。封土不高，底径三十余米，
野草在上面枯了又荣，风从麦田吹来，带着
春天泥土的芳香。四周是安逸的乡村景
致：农人荷锄而过，孩童追逐嬉闹，狗在墙
角边慵懒地躺着，沟渠里的水缓缓流淌。
千年的时光，在这里仿佛被拉得缓慢而柔
软。地下是南朝的灵魂，地上是当代的尘
世；一边是考古学上的梁代墓，一边是民间
口中的柴王墓；一边是严谨的历史真实，一
边是浪漫的乡土想象。它们彼此并行，互
不冲突，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这座古冢完
整的生命。所谓“备览”，并非要纠正传说，
否定民间，也不是要以考古权威压倒乡土
情感。真正的备览，是承认历史的多面性，
是看见文字之外的记忆，是理解真实之上
的温情。柴王墓的意义，正在于它同时拥
有两条生命：一条属于考古，属于南朝，属
于严谨的历史科学；一条属于民间，属于传
说，属于长盛不衰的乡土文化。少了任何
一条，它都不再完整。

在荆州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名冢巨冢、
王陵帝冢并不少见。纪南故城的壮阔，八
岭山的幽深，湘献王墓的传奇，万寿宝塔的
庄严，每一处都足以震撼人心。相比之下，
麻林村这座不起眼的土冢，显得格外朴素，
甚至卑微。可它并不因此失去光芒。恰恰
相反，它以最谦卑的姿态，告诉我们：历史
不只存在于煌煌典籍与宏伟遗迹中，更存
在于乡野间的一抔黄土、一段传说、一句口
传、一份坚守里。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
人，那些被时间冲淡的小事件，那些被学术
遗忘的小墓葬，共同组成了更广阔、更真
实、更温暖的历史。

夕阳西下，蛙声四起，我们辞别麻林
村。垄上油菜花盛开，田野铺满一层柔和
的金色，几树紫玉兰把村庄映衬得静谧祥
和。柴王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最终与大
地融为一体。

这篇田园调查手记，我只愿如实记录：
在南港与豉湖交汇的田畴间，在麻林村袅
袅烟火里，有一座古冢，曾见证南朝风月，
亦承载五代传说，它是历史的遗珍，亦是乡
愁的归宿。

古墓沉烟，岁月留痕，“寄言尘世客，何
处欲归临？”麻林阡陌间，一抔黄土，便载尽
山海风月与人间乡愁。

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
州。是楚文化的根脉之地、
发 祥 之 城 ，为 赓 续 千 年 文
脉，讲好楚都故事，《荆州日
报·文 化 荆 州》 今 起 推 出

《简说楚文化》 专栏。以通
俗之笔、简明之语，解读楚
风楚俗、楚物楚韵，梳理楚
史楚典、楚魂楚脉，让厚重
楚文化变得可亲可感、可读
可传。

一简知楚，一文见心。
愿以专栏为桥，连接古今；
以 文 化 为 灯 ，照 亮 传 承 之
路，让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新光彩，成为荆州最鲜明的
文化标识与精神力量。

开栏语


